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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Tom Moylan（2021）在《成为乌托邦：激进转型的文化与政治》（Becoming Utopia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Transformation）开篇即对当下社会现状进行

深刻剖析：“虽然尚未到最糟糕的境地，但情况正日益恶化。这远非最美好的时代，危

害无处不在”（第1页）。通过绘制生态破坏的连锁反应图谱，揭示资本主义的无边界

扩张、持续战争与人类苦难，以及政治分裂加剧的不公现象，Moylan有力论证了一个关

键认知：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新的叙事视角、不同的发展方向，以及

那些能通过批判性希望催化变革的另类生存方式。Matthew J. Wolf-Meyer（2019）在

《为未来世界而作的理论：推测小说与末世人类学》（Theory for the World to Come:

Speculative Fiction and Apocalyptic Anthropology）中同样提出，富有想象力的故

事讲述可以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帮助人们在灾难之外——也可能是通过灾难，或

者在灾难之中——构想可能性。这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的时代，因为集体延续的前景显得过于脆弱（Rubin，2013），我们倾向于向内审视并

关注自己的个人未来；这是一个生态焦虑肆虐的时代（Ojala，2016；Pihkala，2020），

生态哀伤遍地（Cunsolo & Ellis，2018），却常常被忽视和漠视；这是一个气候变化

叙事尤其明显且持续消极的时代（Kelsey，2016），而希望悬于无法实现的边缘；这是

一个人类世/资本世的制度体系和结构似乎鼓励——甚至要求——所有人坚持现状的时

代，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那种制造当今全球动荡的思维方式不太可能帮助

我们解决它”（Moore，2016，第1页）。

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科幻小说与思辨叙事置于更广泛的思辨教育学框架下，认

真探讨几个关键命题：首先，正如Donna Haraway所言，“思想如何思考思想至关重要，

知识如何认知知识至关重要，关系如何关联关系至关重要，世界如何构建世界至关重要，

故事如何讲述故事至关重要”（2016，第35页）。正如我们将在下文展开的，基于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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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复杂理解而建立的教育导向，必须关注故事的力量——我们当

下讲述的思辨故事如何帮助我们讲述未来的新故事，同时使我们重新定位对当下彼此关

联性的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乌托邦/反乌托邦、进步/停滞、希望/恐惧等二元对立。

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相互作用的：过去与现在影响未来，未来又影响当下行动与对过去

的重新诠释。在此意义上，关于未来的思辨故事能帮助我们改变当下。故事具有跨越时

空、引领我们建立全新世界关系的能力。“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的体现——是

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所划定的行动范围以及所排除的行动选项的

体现”（Crist in Moore，2016，第24页）。基于这种特质，具有前瞻性思维的未来导

向叙事与思辨式教学法，能为我们提供独特的启示以及超越资本主义延续范式和/或全

面毁灭范式的全新思维模式与前进路径。

此外，鉴于“虚构世界不仅仅是个人想象的产物”，而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并循

环流动，需要时可以被召唤、访问和探索”（Dunne & Raby，2013，第71页），本章将

通过参与创造来探讨叙事——作为一种在世界中以不同方式思考和行动的关键工具。通

过“未来构建”（future-making）（Montfort，2017，第4页）的概念超越对未来必然

性的感受，我们如何想象新的可能、可能的与更可取的未来（Bell，1998；Kelsey，2016），

从而摆脱那种看似不可避免、被迫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由资本驱动的对所有生命的毁

灭性想象？如果未来构建——一种通过将行动与想象中的未来可能性相结合而充满能

动性的未来取向——能帮助我们突破强加于自身的反乌托邦局限（Olin Wright，2010，

第23)，基于故事的思辨性教学方法能否帮助我们超越新自由主义关于进步、变革、创

新和生产力的固有认知？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当下，这些方法能否拓展我们乌托邦意

识与实践能力的边界？受Haraway在《与麻烦同在：在克苏鲁世制造亲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2016）中的《卡米尔故事》（Camille

Stories）启发——这些故事完美诠释了“科幻与科学事实将和谐共存”（第7页）的可

能——本章将探讨科幻与思辨性故事在环境与科学教育领域的跨学科潜力：以思辨性教

学为导向的科幻叙事如何成为重构科学教育的突破口？我们该如何为虚构与现实的相

遇开辟空间？本章基于作者之一开展的协作式未来世界构建项目，从概念层面系统梳理

了科幻作为思维模式在教育领域及其延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未来概念的潜在作用，我

们得以重新构想环境与科学教育的创新路径。最终，本章勾勒出未来教育学的实践框架

——这种教学理念以开放的“如果……会怎么样”思维为根基，既支持集体突破，又孕

育批判性希望，更能创造关于未来和为了未来的多元叙事。

2.科幻小说与批判性希望

关于未来毁灭的预言如今已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意识：非人类物种的必然灭绝、企业

权力与消费的无止境扩张、地球不可逆转的变暖——这些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这类题材

的泛滥使人们默认人类正处于无法改变的冲突轨道上，且别无选择。Sarah S. Amsler

（2015）在《激进民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Radical Democracy）中将此描述

为“希望的危机”（a crisis of hope），在这种状态下，变革似乎变得不可能实现，

即便有可能，“人们甚至不确定改变能否带来改变”（第21页）。这种无助感对教育领

域影响深远，像Amsler一样，许多致力于研究生态焦虑与生态哀伤的学者，在当下存在

主义动荡、试图寻找前进道路时，转向希望的复杂表达与可能性。例如，在探讨气候教

育对青少年的情感影响时，Maria Ojala（2016）提出了一种教学方法，强调一种批判

性的期望，“基于承认消极面、展望美好未来、相信社会变革可能性，并与实现这些愿

景的具体路径相关联”（第42页）。她反对新自由主义将“希望私有化”的倾向（第46

页），指出教育应关注未来不确定性的本质，并强调“直面消极面是构建积极希望的起

点”（第51页）。这种批判性的希望不会让青少年远离当下现实，反而为黑暗中涌现的

新可能故事开辟空间。Kelsey（2016）在环境教育领域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她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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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认识到叙事的力量，并帮助接触的儿童和社区也认识到这一点”（第32页）。她

进一步指出，“我们讲述的故事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可能性的认知”，将不可避

免的毁灭叙事定位为阻碍有意义变革的重大障碍。亟需像Rebecca Solnit所言的“那种

激进的希望”——“它不是你可以坐在沙发上攥着觉得幸运的彩票，而是紧急时刻用来

破门而入的斧头”（ Solnit in Gannon,，2020，第19页）。如果“那种让最脆弱群体

感到恐惧和无力的悲观叙事显然需要改变”，那么“这种叙事要改变，以避免在制造虚

假希望的问题上引发伦理冲突”（Kelsey，2016，第28页），科幻与推测性叙事——作

为虚构与真实交织的空间——如何为这种重新叙事提供可能？

因此在本章中，我们提出将推测性叙事——尤其是科幻小说——作为有效应对反乌

托邦世界观普遍性与麻痹性本质的路径，并将其作为科学教育（及其他领域）中与学生

共同想象其他可能的教育途径，同时不背离现实世界。将推测置于未来开放教育导向的

核心位置，关键在于把握推测性小说作为具有独特叙事能力的独立体裁的边界。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推测性小说涵盖科幻、奇幻、恐怖、怪诞小说等多种类型，但本文聚焦科

幻领域，正如Istvan Csicsery-Ronay Jr.所言：“科幻已成为构想可能性疆域的重要

方式”（2008，第1页）。作为以未来为导向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长期通过虚构手法

来把握变革，并不断探索他者（Campbell，2019）。尽管科幻常被贴上某些刻板标签—

—机器人获得意识威胁人类生存、被野心压垮的科学家进行破坏性创新，或是星际旅行

中一群格格不入的船员探索未知星系——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差异体裁尤为独特，其中未

来被视为“区别于世俗现状的彻底他异性存在” （Freedman，2000，第55页）。通过

将陌生化未来与我们看似熟悉的当下进行对比，科幻不断地被用来构想无数种可能性，

更让我们得以解答如何在当下有意义地共存这一关键问题。

在对少儿科幻作品《星际游乐场》（The Intergalactic Playground，2009）的批

判性研究中，Farah Mendlesohn首先从结构层面阐述了构成科幻文本的要素：“不和谐、

断裂、解决、后果”（第10页）。这一框架有助于我们初步勾勒出如何将类型结构转化

为教学导向，并探索如何通过小说帮助年轻人以科幻或推测的方式思考未来可能性。在

Darko Suvin《科幻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The Metamorphosi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1979年）的

基础上，Mendlesohn阐释了科幻故事如何通过引入“新事物”——即故事围绕其展开的

“新”变革催化剂——以及读者在开始阅读时的体验，来创造不和谐与断裂。这样的比

较与认知疏离，使他们将自身视为根本上的陌生化存在。在对科学实验室的开创性人类

学考察中，Latour和Woolgar（1986）运用了这种使“那些容易被想当然的科学活动方

面变得陌生……以消解而非重申科学有时被赋予的异国情调”的方法（第29页）。这种

“陌生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让我们得以审视和理解那些原本可能被自动接受

的事物。正如Joseph W. Campbell（2019）进一步描述的那样，科幻具有帮助我们以批

判性视角审视经验环境的潜力，因为当我们沉浸在一个看似与我们世界相似但显然不是

我们世界的虚构世界时，所有关于虚构未来（进而延伸到我们经验性当下的）假设都必

须受到质疑。回到Mendlesohn的框架，“在‘完整的科幻故事’中，结局并非故事的终

点，而是开端，因为科幻故事关乎变化与后果”（Mendlesohn，2009，第12)。综合上

述科幻的结构语法，我们可以看到科幻如何通过打破熟悉事物的稳定来实现对差异的探

索。在科幻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与现实相似却截然不同的世界，进而以不同视角观察

自身世界。在理解这个新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得以预见变革可能带来的影响。正如

Campbell所言，“科幻的社会批判功能在于引导读者与他者相遇”（Campbell，2019，

第67页），那么我们该如何运用科幻推动教育实践，与多元群体相遇，并突破那些延续

生态危机、强化无力感的主流叙事？如何借助科幻激发我们“突破或颠覆根深蒂固的既

定规范——这些规范正是压迫与不可持续性的根源”，并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规划出“以

出人意料、创新且跨越界限的方式行动”的路径？（Ojala，2016，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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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小说）教育

尽管科幻作品常被低估且被视为不严肃（Westfahl & Slusser，2002），但将其应

用于科学教育并非新现象。1978年现代语言协会特别会议专题讨论会“教授科幻小说：

独特挑战”（“Teaching Science Fiction: Unique Challenges”，由Gregory Benford,

Samuel Delaney, Robert Scholes, and Alan J. Friedman参与，发表于1979，便是

早期讨论的典范。

关于利用SF激发学生追求科学的动机，这一观点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呼应，即SF如何

被用于科学教育以加深学生参与度（Oravetz，2005；Singh，2014；Smith，2009；

Subramaniam等，2012），并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与科学创新（Hasse，2015；Reis

& Galvao，2007）。采用跨学科方法进一步拓展了SF的潜力，不仅将其视为科学兴趣的

激发器，更作为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以不同方式思考变化——无论是科学、技术、

政治还是社会层面的变化。从Noel Gough（1993）早期探索科幻文学形式与科学及环境

教育叙事交汇点的研究，到近期运用科幻与思辨叙事同青少年共同重构社区、教育及世

界（Mirra & Garcia，2020；Toliver，2021；Truman，2019）并参与未来对话

（Priyadharshini，2019）的实践，科幻与思辨行为可成为有力工具，帮助年轻人表达

希望与恐惧，抵制主流认识论与本体论叙事，并在构建未来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基于这

种科幻应用的后一种方式——不仅是为了激发对科学或其他学科的兴趣，也是为了通过

科幻与思辨叙事来重新引导青少年理解他们与当下、未来及变革可能性的关系，本章余

下部分将聚焦于科幻叙事的构建方法，以及如何运用科幻与思辨叙事来构建可能性的反

叙事。

4.集体推测与世界协作建构

作为构建未来推测性反叙事的范例，2019年春季，本章合著者之一在中学英语课堂

上与一群高中生开展了一项推测性世界构建项目（Tomin，2020），运用科幻与协作式

世界构建（Hergenrader，2019；Tuttle，2005）来构想以研究发生地城市为中心的未

来可能性。在两个月的课程中，学生们探索了科幻范例与科幻叙事元素，同时就对未来

希望与恐惧展开讨论，拓展了他们对当下理解的关联性认知。

这种认知如何影响他们对理想未来、可能未来和现实未来的构想（Bell，1998）。

随着学生开始思考科幻作家如何构建故事发生的空间，这项研究应运而生。他们聚焦于

作家通过推演过程，如何批判性地拓展当下现实，进而构想出截然不同的未来。在探索

推演式叙事的同时，学生们还研究了自主选择和集体参与的科幻文本，分析其世界观构

建过程——即科幻创作者在构建故事发生背景时遵循的创作逻辑。基于这一探索，研究

后半段学生们启动了多伦多2049项目（Toronto 2049）：通过科幻叙事与世界观构建，

他们尝试想象自己所处城市的未来，以及这个城市可能存在的世界图景。

多伦多2049项目以协作式维基目录的形式呈现未来图景，学生们被要求从宏观到微

观构建世界：在理解当下问题的同时，通过外推法共同构想可能的未来——基于现实，

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模样？他们希望它呈现何种面貌，又期待在那个未来中感受

怎样的生活？又有哪些恐惧挥之不去？在为期四周的研究中，学生们利用课堂时间探讨

了青少年生殖健康、气候变化、贫困与粮食安全、医疗保健、教育、宗教自由、自动化

等现实议题。随着他们构建的世界日益繁荣——共同编辑维基条目、研究未来核心议题、

在反乌托邦与乌托邦想象间寻求平衡——作为项目最终成果，他们被要求从自己构建的

世界进行书写。这会是所有人向往的未来吗？人们是否能以相同方式体验自己想象的未

来？如果这代表了他们个人理想中的未来，那么在当下与2049年之间，他们又会想象会

发生哪些变化？这段未来历史如何映射到现实生活中？作为学生们为项目做出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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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这些作品反映了多轮正式规划讨论——学生们不仅从个人经历和对当代议题的交

叉性见解中汲取灵感，还通过非正式合作学习，从那些对未来抱有不同期待和担忧的人

那里获得启发。第一人称视角的多样性，恰恰体现了这种多元性。 这些视角包罗万象：

既有年轻大学生与机器人同龄人之间非法的跨自然（“internatural”）关系，也有完

全在线上学却从未线下见过面的少女；既有时装设计师在被洪水淹没的城市街道上展示

可降解服装系列，也有孩子向父亲询问在早已抛弃独栋住宅的社会中生活是什么感觉。

这些故事描绘了一个未来世界的历史轨迹，其中气候变化问题被严重忽视且应对迟

缓。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学生们基于当下研究与经验构建的共享世界中——在这个虚构的

未来场景里，学生们试图想象如何重建、修复并保护自然世界残存的痕迹。尽管技术拯

救社会免受气候变化最严重冲击的叙事主线贯穿了大部分世界构建项目，但在规划过程

中，学生们还需根据研究结果设想可能发生的变化，并据此推演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结

构必须如何调整，才能让任何生命体得以生存。通过将科幻叙事作为当下批判的载体

（Sullivan III, 2013，1999；Thomas，2013），并以此探讨差异性，这个世界构建项

目为学生提供了想象空间，让他们在面向未来的创作中玩转可能的激进变革，同时将虚

构的未来设想建立在当下关注的现实议题之上。部分学生通过这项工作探索更广泛议题

（如气候变化、政治体制），而另一些则运用推演叙事来思考个人挑战，从自身视角和

经历出发，构建既理想又可能的未来图景。平衡理想与可能的未来是该项目的重要元素，

即便他们对理想、可能和现实未来形态存在不同看法。在自由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同时，

运用推演叙事确保其对世界构建项目的贡献能真正实现，这种双重维度的探索也赋予学

生力量——当他们构想出超越主流话语的可行替代未来时，这种力量便得以彰显。研究

结束时，学生们表示，他们所设想的未来必须切实可行且扎根现实，这一点对他们而言

至关重要。更关键的是，这些未来并非他们想象中会亲手创造的阴暗反乌托邦场景。

鉴于学生在构建未来世界时，通过协作过程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临界空间中进行探

索，多伦多2049项目承载着批判性希望的愿景。学生们通过共同研究、讨论、分享、修

订和创作，构建的未来图景并未脱离当下，更重要的是，这种构想基于对当前现实利害

关系的重新认知——那些支撑我们现实存在的事实，将如何因当下行动而产生不同结果。

该项目尽可能为开放探究留出空间，参与者在构想未来时自主选择关注社会的哪些要素，

这与传统教育中盛行的预设未来可能性叙事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一位学生所言：

这个项目让我以全新视角看待未来，尤其在学术环境中——那里的人们往

往将未来看得过于自我中心。回想在学校谈论未来时的经历，总是令人紧张不
安，全在于18岁就要选择终身职业，背负债务进入高等教育。（Zad W.）

在一项深入探讨现实可能性的项目中，学生们开辟出一片天地，即便面对现实的重

压，他们仍能对抗绝望与无助，构想出新的可能。正如下文学生所言，封闭的未来叙事

使年轻人丧失了行动的意义。

我认为人们常常对未来充满绝望，对此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过去也一直抱有
这种想法，时常会想：“天啊，这有什么意义？我们究竟要走向何方？”这

种想法让我感到厌倦。我厌倦了自己总是对一切指手画脚，认为一切都将走向毁灭。
我只是希望，或许，真的，会有好事发生。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犹如一股清新的空
气，因为我过去非常厌恶思考未来。（Ivy B.）

以思辨性、推测性故事创作——正如多伦多2049项目所展现的那样——在当下这样

的时代显得至关重要。通过这样的集体想象，我们或许能够再次看到未来，将其视为真

正未成定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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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构建反叙事:“如果/那么”（ What If/If, Then）

在构建科幻小说的循环结构语法时，Mendlesohn将“如果……会怎么样？”（what

if）这一独特思辨命题置于该类型的核心位置：“新事物的识别与认知失调通常会引出

因果关系的讨论；而‘如果……会怎么样？’（what if）需要以‘如果，那么’（ if,

then）的概念作为后续”（2009，第13页）。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会怎么样？”

与“如果，那么”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无限的思辨可能性提供广阔空间。在当下这个充

斥着末日预言、事件频现且总被贴上“失控”标签的时代，这种认知尤为重要。科幻小

说与思辨叙事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前进之路，让我们得以与他人共同构想那些混乱、不确

定却截然不同的未来。这种以“如果……会怎么样？”为命题的思辨式教学法，通过不

断探索无限可能，将这种想象贯穿于学习的每个维度；每一次教学实践都成为重新激活

当下、重构未来的契机。与只为教学是什么而留出空间的教学方法相反，思辨教学法在

教学和学习的动态关系中，优先考虑“如果……会怎么样？”的问题——这是科幻和思

辨小说的核心探究模式。

正如Haraway所警示的，我们必须“与当下困局同在”（2016，第4页），切不可让

对未来的憧憬与恐惧驱使我们背弃当下。而思辨教育学——特别是通过科幻与思辨叙事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途径，用以解答“如果……会怎么样？”这类问题，并获得多元

化的“如果，那么”答案。正如简短示例所示，只要我们敢于提出“如果……会怎么样？”

的疑问，并能勾勒出无数“如果，那么”的可能性，即便结果无法预知，我们仍可在当

下为这些可能性付诸行动。正如Moylan（2021）所言：“那些心怀理想的人必须找到方

法，挖掘出能让全人类在此时此地、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共同构建美好世界的潜质与可能

性”（第15页）。一种思辨的教学取向为未来提供了一种重新定义的关系，它不仅涉及

如何教授事物的现状，还涉及如何为事物的可能创造空间，与学生的多元视角、恐惧、

希望和对可能性的想法合作，为通往那个更美好的世界提供许多、不确定的前进道路。

虽然多伦多2049项目发生在英语语言艺术的背景下，但这种重述在科学和环境教育

的背景下同样必要且可行。针对气候教育，Maria Ojala(2016)呼吁开展此类工作并强

调其重要性:

气候变化教育工作者应当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可能的、更可取
的以及可行的未来图景。例如，在构想未来某年个人、本地乃至全球的发展前景
时，气候变化相关的可能情景有哪些？同时，构建更理想的未来愿景[…]也至关
重要，这有助于激发建设性希望。此外，我们还需要将“可能”与“理想”进
行对比，最终形成切实可行且符合现实的“可能”未来蓝图。（第51-52页）

呼应Gough（1993）提出的主张——将科幻作品作为观察现实世界中的创新与科学

的窗口，打破文学创作与科学探究之间的虚假学科壁垒，这种思辨式教学方法呼应了

Ojala的号召：在气候教育中不仅要阅读科幻作品，更要将其作为思考变革的思维工具，

从而明确参与未来可能性的探索。文学科幻的创作手法与基于事实的学习并不矛盾，反

而能激发对现实问题的新颖认知。遵循Mendlesohn的“假设”公式——“如果……会怎

么样？”与“如果，那么”，科学与环境教育中的思辨教学法能帮助教师与学生共同探

讨两个关键问题：现在怎么办？下一步该做什么？

6.实践启示:走向思辨教育学

时局正处黑暗时期，且似乎与日俱增。近期报告既强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又再次

印证人类对所有生物及自身未来延续能力造成的深远破坏性影响（IPCC，2022），这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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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楚意识到：当我们看到自身共谋暴力的真相逐渐显现时，我们可能变得多么容易

陷入绝望；多么容易相信唯有承受压倒性的焦虑与悲痛才是前进之路。然而正如Sarah S.

Amsler（2015）所言，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对当下与未来进行彻底革新解读，并探索全

新认知方法，以不同视角解读世界；这些阅读不仅鼓励‘重新思考’或‘重新构想’，

更要推动我们重塑世界”（第21页）。因此，作为总结，我们以一种思辨式教学法的核

心特征作为结尾，这种教学法或许能帮助我们应对人类世/资本世背景下科学与环境教

育中产生的无助感与绝望感，使我们能够与学生共同处理焦虑与悲伤的情绪，而不被当

代生活的固有模式所束缚。秉持这种思辨取向，并借助科幻叙事的叙事手法，我们或许

能照亮超越那些注定死亡与毁灭的叙事之外的替代路径与存在方式。

首先，一种思辨性的教育取向支持对未来的探索——这种探索本质上是集体性的，

是在与无数他人的社群中社会建构而成的。正如本章简短示例所示，当想象中的未来

被注入共享生活的复杂性时，其力量将更为强大。这种集体性对于构建前进路径至关

重要，这些路径不应重演人类中心主义资本主义范式所预示的暴力。呼应Moylan（2021）

的观点，

这个乌托邦项目必须是集体性的，因为它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参与，为所有

人实现社会现实的全面变革。若将乌托邦寄托于个人，只会沦为资本主义规训思

维极易利用的诱人诱惑。（第5页）

当我们展望课堂内外的未来可能性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拥抱科幻小说的颠覆

潜力，与那些未被主流（且主导）世界构建所包容的人们共同构想“一个为成为现实可

能、为在世界中获得意义而敞开而非封闭未来的可能性”（Pearson et al.，2008，

第5页）。基于William Gibson的“未来已然存在，只是分布不均”的论断（Gibson in

Lothian，2018，第4页），Alex Lothian在《过往未来：思辨小说与酷儿可能性》（Old

Futures: Speculative Fiction and Queer Possibility）中强调关注“被想象的未来

对那些未被分配未来的人意味着什么：被主流想象体系剥夺未来准入权的受压迫群体与

异类个体，他们通过梦想新可能性来反抗压迫”（第4-5页）。同样，Harding（2009）

指出：“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实际上都在论证，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式既使我们能够认

识世界，也限制了我们的认识，反之亦然”（第403页）。综合考量这些观点，思辨式

教学法如何为新的、集体的、混乱的未来故事开辟空间？需要什么样的故事在当下开辟

通往未来的崭新路径？因此，一种基于学生自身当下经历与未来愿景的思辨式教学法—

—那些常被忽视、未被认真倾听的可能愿景——也应运而生。在“过度决定论的世界”

中，当个体感到无力改变社会轨迹时（Levinson，1997，第439页），这种以开放未来

可能性为根基的教学取向，为打破“现状”、探索“可能”的学生视角提供了空间。相

较于注重实用技能与物质的教育模式，未来导向的思辨式教学法必然更少规定性、更注

重社群参与。要拆解那些关于单一可控未来的宏大叙事，关键在于为多元声音创造发声

空间。

思辨教育学还强调认知与生存的跨学科本质，认为当下与未来的复杂性无法通过孤

立学科来捕捉，而应理解为人类存在中无数要素的动态互动。在多伦多2049项目中，文

学科幻形式的深度理解与学生在科学、公民教育和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相互碰撞，这种

跨学科知识的交融呈现了未来生活的微妙之处。个人视角与经历、当代事件讨论及生活

关切，与气候报告研究、应对水位上升的城市规划以及潜在技术创新并存。在这个世界

构建的项目中，科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编织进我们可能未来的世界叙事中。这呼应

了Lisa Tuttle（2005）关于世界构建的观点——将其视为无限关联特征与现象的生态

体系，其中“即使在想象的世界中，行动也会产生涟漪效应并影响其他一切”（第38

页）。通过构想可能的未来，我们得以打破不同科学领域与学科之间的壁垒。正是在这

种对复杂性的开放态度中，我们或许能找到超越掌控与控制的总体叙事、转向差异化的

契机——将人类世视为一种批判性希望形态，不仅学会“在受损星球上生存（乃至消亡）”，

更致力于“为不可预知的未来构想并创造避难空间”（Lakind & Adsit Morri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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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页）。

最后，一种思辨式教学法是一种对不确定性和未来终极不可知本质持开放态度的教

学法。这并非一个提倡科幻原型化（Johnson，2011）或公开预测的章节，因为预测会

让我们与未来的可能性隔绝。相反，我们呼应了Sardar和Sweeneys（2016）的断言：“我

们的命令与控制冲动只会加剧我们的无知并加深不确定性”，并且我们的努力不应是“管

理风险，而是管理我们对风险的认知”（第10页）。因此，对环境与科学教育、乃至更

广泛教育的思辨式教学而言，其取向在于“从试图减少不确定性转向通过多样、对比的

未来拥抱它，以及需要以建构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方式，不仅对待未来，也对待现在”

（Vervoort et al.，2015，第63页）。正如Michael Pinsky（2003）所言：“这份

礼物正是能够被预见的未来的可能性，但它永远包含着意外”（Pinsky，2003，第189

页）。鉴于当下诸多现实都体现在对事物的控制、预测与管控之中，本章呼应了“需要

结合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新型思维方式”的呼吁——这要求我们“必须能够应对复杂性与

不完整知识，整合碎片化信息，处理相互关联与依存关系”，从而适应我们在未来中的

新定位（Sardar & Sweeney，2016，第12页）。我们主张将科幻与思辨叙事作为拓展认

知边界的教学空间，摒弃静态的认知模式，转而拥抱动态的未知可能性，并为学校等场

所开辟叙事空间：如何让课堂成为直面不确定性的实践场域？

我们在此提出的方案，是使用科幻及其配套的叙事教学法——聚焦故事讲述与未来

可能性——来拓展人类构想更美好未来的想象力，并为实现这些愿景开辟清晰路径，同

时摆脱那些让我们甘于现状的主流叙事桎梏——这些叙事让我们只能无奈地相信，事情

必须永远维持现状。Amsler（2015）在论述变革障碍与批判性希望时指出：“在既定的

可能性框架内，我们既难以先形成概念，也难以想象自己能或愿为反资本主义与民主生

活方式的实现提供物质、智力、社会及情感支持，并让这些方式获得成为现实的可能”

（第19页）。作为连接事实与虚构的桥梁，科幻与思辨性叙事为概念化探索开辟了空间。

随后引领并催化变革，让我们看到并努力走向可能的未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必须与

学生共同探索可能性的边界，携手讲述未来的故事。

科幻小说长期以来被视为仅仅是充满了外星人、时间旅行和未来技术故事的娱乐而

被忽视。然而，其作为教育工具的价值在学术环境中日益得到认可，特别是其在发展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伦理推理和想象能力方面的作用。在一个以快速技术创新、环境不确

定性和社会规范转变为标志的时代，科幻小说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空间来应对关于人类未

来的复杂问题(Berne & Schummer, 2005; Black & Barnes, 2021; Pardede, 2019;

Khodjamkulov et al., 2024)。

科幻小说不是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邀请读者探索“如果……会怎样”的情景，挑

战关于社会、道德和技术进步的假设。通过设定在反乌托邦和乌托邦世界的叙事，该体

裁推动读者反思不受控制的创新、威权主义和生态崩溃的后果。这些故事不仅充满想象

力，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它们鼓励学生探索科学、伦理和身份之间的关系。

该体裁的推测性质促进了跨学科思维，要求学习者接触来自文学、哲学、技术和社

会科学的概念。此外，通过呈现陌生的环境和多样化的人物，科幻小说培养了同理心，

让学生能够通过新的视角看世界。在课堂上，科幻小说可以成为讨论、辩论和创造性表

达的催化剂。它培养了求知欲，并使学生具备分析复杂问题、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和预测

未来挑战所需的技能。

本文探讨了科幻小说的教育和伦理价值，强调其在通过培养学生驾驭日益复杂和不

确定的世界方面的独特作用。本研究补充了关于科学在改善教学过程中的影响的新信息，

如其他报告所述(Hartanto & Nandiyanto,2022; Hashim et al.,2024; Ogundele et

al.,2025; Abidin et al.,2025; Arifiani et al.,2025; Salman & Yahay,2025;

Saidirasilovna,2025; Kamraju,2025; Pratiwi et al.,2025; Vicera,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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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yecencio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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